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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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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彷彿梁州曲  吹在誰家玉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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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中秋，窗台邊的大花波斯菊白白粉

粉、紅紅嫣嫣地，髣?訴說著屋內人的心情。

柳依依隔著餐桌、看著何秉燭輕鬆愉悅

地翻著報紙、吃著早餐，長久的緊繃心情也

有了些舒緩。最近十天以來，何秉燭開始有

了笑容，也會主動跟她說笑。柳依依看在眼

裡，知道是因為最近所有事情的進展都出奇

地順利--「宇宙鋒」已完成初期的廠房建設

並開始試產、Dr. Yakusheva有關零度能的論

文上了物理界最權威的Science雜誌、雷聲科

技的股價一飛衝天、他主導的保險法修正案

快速地獲得三讀通過、而他新訂的一部

Maserati Quattroporte昨天傍晚剛交車。雖然

這些事讓何秉燭似乎又回復了往日的朝氣與

活力，而他們之間的氣氛也有所改善，但是

她卻無法寬心，她的心底一直有箇隱隱的矛

盾與不安，除非是能證明何秉燭光明磊落、

沒有違法犯紀，否則她很難說服自己再像從

前那般愛他。她很希望都是她的錯，是她背

棄了何秉燭，對他失了信任，乃致於無端揣

想。但是，太多線索擺在眼前，她很難相信

是她想偏了。所以，她又希望檢調能儘快調

查，早早讓她清醒、死了心。

柳依依聽何秉燭輕快地哼著短歌，內中

情緒繃到了極點，她很想趁他現在心情好，

問他那箇「會害死很多人的筆記本」是怎麼

回事、找到了沒有？但是她掙扎著很難啟

齒，她很害怕問了之後兩人的關係又會降回

冰點。

柳依依將到口的話吞回了好幾次，好不

容易尋著了箇何秉燭放下報紙、望向她的機

會，勇敢地回望著他並問道：「那箇本子‧

‧‧沒事了？」何秉燭愣了一愣，但繼之一

想，知道她問什麼，便笑著回道：「還沒找

到，但這麼久了，都沒出現過，想來或許是

打掃時不小心被當成垃圾清走了吧！否則我

早被找去調查局了。原本我懷疑可能是紅蕖

藏了起來，但看起來應該不是。」柳依依聽

他話語，更確信那筆記本是貪贓枉法的證

物，而何秉燭一點都沒悔改的意思。

「我們--」柳依依想告訴何秉燭不要一錯

再錯、希望他主動向檢調投案、而她會陪著

他一起面對所有的艱苦與波折，但是話才出

口，卻是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惡狠狠地將她

截斷。

何秉燭兩手微攤，略表歉意，便起身望

書房走去。

柳依依心中微奇，這鈴聲不像何秉燭的

手機響鈴，也不是家中的電話，她不解地看

著何秉燭，不明白是那邊的電話在響。

何秉燭拿起書桌上的手機，看了一眼，

微愣了一下。柳依依由餐桌處望去，恰見他

眉頭輕輕皺了一皺，然後便聳高了肩，有些

緊張地轉身摸向他掛在高背皮椅上的西裝口

袋。

柳依依心頭訝異，不知何秉燭何時買了另

一把手機。這時，只見何秉燭緊緊地將手機黏

近耳朵，上臂則牢牢地貼住了肋脅，一派緊繃

模樣。接著，他身子愈弓愈彎，愈弓愈低，到

得後來，當結束通話時，幾乎是癱軟了，還得

靠著另一隻手撐在桌面上才勉強站得住。柳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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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內中大駭，站將起來，又疑又懼地走近書

房，她知道那支手機必是所謂的人頭手機，難

以追蹤真正的使用者是誰，而那通電話應是某

箇隱密管道打來的緊急密報。

何秉燭不知柳依依正惶惑地向他走來，

他腦子一片昏亂，他惟一能想到的就是趕緊

收拾行李，就像電話那頭勸告他的。他回過

身，焦急地欲往臥房快步走去，卻見柳依依

就在眼前，滿臉耽心、滿目驚駭。何秉燭匆

匆跟她對望了一眼，焦躁得一句話都說不出

口。

何秉燭沒心情理會柳依依，他疾疾行過

她的身旁，大步搶進臥室，然後打開衣櫃頂

層，取出一箇輕便的行李箱。

柳依依看著他慌張地將衣物胡亂丟入箱

中，難過得如似刀割。

沒幾箇瞬目功夫，何秉燭已草草亂亂地

收拾好一只行李箱，並慞惶地趕著出門。他

提起行李，閃過站在臥房門口的柳依依，飛

步趕往大門。到得門邊時，忽然頓了一頓，

似乎想起遺忘了什麼，只旋頃，便即擱下行

李，匆匆往書房跑去。柳依依瞧見他這副喪

家之犬模樣，心頭泣血、雙目淌淚。

何秉燭跑進書房，鑽到高背皮椅後方，

拍開下層書架上的一道密門，打開門後邊的

保險箱，取出護照、台胞證、及幾疊美金現

鈔，然後又急急忙忙地往大門邊跑去。柳依

依心痛難當，不由對著何秉燭項背高聲哭

道：「告訴我，出了什麼事，好不好？」何

秉燭聞言一愕，將護照及美金現鈔塞入箱中

後，遲疑了片刻，才緩緩轉過頭，苦寒著臉

罵道：「紅蕖出賣我！她將筆記本藏了起

來，昨晚主動找上調查局，要求成為汙點證

人，把筆記本交出去了。」說完後，雙眸又

是惶恐、又是哀淒地看了柳依依一會，嘴脣

嚅嚅囁囁地，想再說些什麼，可卻大腦裡一

片空白，於是作罷不言，大歎了一口氣，扭

開門把，走了出去。

柳依依面白脣僵、渾身抖顫著，頗半晌

後，忽然眼前一黑，嬌軀一軟，頹倒在臥房

門板下。

不知經隔了多久，不知臉上淚痕何時風

乾，柳依依悠悠醒轉，慢慢恢復了血色。她

坐起身來，瞧了窗外頗一會，才知覺已過了

正午，日影已然東偏。她揉了揉暈倒時撞疼

的後腦，輕輕敲了敲腦袋瓜子，盼能儘快回

復元神以籌謀各種可能方法來幫何秉燭度過

這難關。只是，意識才剛清醒，思慮才剛萌

生，忽地是一陣門鈴響聲，驚得她心兒慌

慌。

柳依依掙扎地站了起來，走到對講機前

面，但見螢幕上除了社區管理員老陳外，還

有位頭髮梳得油亮、著黑色中山裝的中等身

材男子。她心中一抹不祥暗暗浮上。

柳依依拿起聽筒，靜靜聽著老陳幫旁邊

那男子說明來意。待老陳半是憂心、半是狐

疑地說完後，那中山裝男子將手中一紙蓋了

大紅關防的文書貼近對講機鏡頭。柳依依一

句話都沒說，顫抖地按下開門鍵。

沒多會，家中大門原本應該是悅耳的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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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作響。她心神有些恍惚，冷不防地被那刺

耳樂音驚嚇了一跳。她深吸了一口大氣，輕

輕抹除臉上殘淚後，打開門鎖，準備放門外

邊的虎狼豺豹進來。

帶頭的中年男子一進門，也不費神客

套，就只是寒著一張臉，示威地將搜索令扔

到她手中。緊接著，大隊人馬十來位拿著A4

尺寸紙箱雜雜沓沓如蟲蟻般湧了進來。柳依

依無力阻止，只好放任他們三三兩兩進入各

箇房間翻箱倒櫃、胡搜亂索。

柳依依看著那群如割葉蟻般的掠奪部隊瘋

狂地將一疊疊的文件裝箱、帶到她面前要她確

認畫押、然後封箱、上封條，內中無比屈辱，

無比難堪。霎時間，心情又煩又雜、又恨又

憂，她忿恨何秉燭讓她擔受這樣的侮辱，但是

她也憂煩何秉燭是否能夠順利逃脫。

天色漸漸昏灰，窗外傳來幾陣歸鳥啁

啾，那群如狐似狼的調查局幹員總算搜括得

滿意，打包了五、六箱物件，連同何秉燭的

筆電及平常用的手機也一併帶走了，只留下

滿室的髒亂與無邊的空寂。

柳依依兀自獃坐了良久，一直等到黑夜

來臨、屋中漆黑，才喟歎一口長息，按亮燈

火，打開電視，看新聞如何報導。

柳依依新聞臺一臺換過一臺，轉來轉去

雖看到的是不同的女主播，但都是同樣的聳

動聲調、同樣的煽惑言辭，她忍住心中的鄙

夷與不快，看了約將一箇小時後，大致的輪

廓已然清楚，便關上電視，將那幾箇羶腥主

播的容樣驅出腦外。她默默思索著前因後

果，駭異不能自已，原來事情比她想像的嚴

重，原來何秉燭比她瞭解的複雜。原本她以

為何秉燭礙於立法院同儕壓力，被動地參與

了財委會的債券前手息案跟認購權證賦稅修

正案，並藉認購權證案來謀陷胡北風，可是

新聞所見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柳依依不願放棄何秉燭清白的希望，她

一遍遍尋思著檢調或許誤解他的可能性，但

以目前媒體所揭露的事跡來看，何秉燭似乎

樁樁都有參與，而且樁樁都是主謀。柳依依

知道現在所公諸媒體的固然懾人心魄，但只

不過是箇開端罷了，後續還將有更多的內幕

與祕辛會被揭出，因此她已有了最壞打算，

除非何秉燭能幸運地偷渡出海，否則日後恐

須得探望他囹圄之中了。

柳依依回想新聞所述，整箇案子的來龍

去脈都還有邏輯可尋，惟一讓她不解的是為

什麼王紅蕖會出賣何秉燭--他們不是相持相

扶的異母姐弟嗎？何秉燭不是處處照顧著她

嗎？

一團烏雲悄悄遮蔽了星空，只俄頃，涼

風吹起，細紗簾如似酒帘飄颻。柳依依早餐

後就沒進過飲食，此時卻也不餓，只是心頭

悶煩。忽然，一陣笛音傳來，隱隱約約、斷

斷續續，時而清揚、時而嗚咽。柳依依豎尖

了耳，想聽那笛聲源於何處，想辨那音符是

何曲調，但風聲斷續、笛聲斷續，只依稀能

識得三、兩段殘缺樂音，髣? 是首相思之

曲，哀思不斷、愁思不絕。不覺間，柳依依

珠淚暗零，淚眼迷離，心眼也迷離。


